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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镇情事（小说）

□倪正平

桃叶渡（散文）

□ 许仲

场景（组诗）

□冯新民

画里山舍 许聪摄

五、不平静的婚礼

驼子根田要娶林家小娘的消息
传出，小镇瞬时开了锅。自打落脚梅
花镇，外乡女林秋月便成了镇上许多
后生追逐的目标，谁想让梅根田抢了
先。令后生们备感羞辱的是，压他们
一头的人原本连“参赛”资格也没有。

那愤懑的气氛伴着深秋的雾气
在小镇上弥漫着、扩散开，沉浸其中
的还有历来信奉门当户对的大大小
小过来人。很快，林家父女被贴上各
种不堪的标签，直至恶毒的人身攻
击，梅花镇的人们才在心理上找到些
许平衡。

风暴眼里的梅根田倒是很平静，
他的想法：夸成花也好，骂成婊子也
罢，我梅根田和谁搭伙都是赚的。

十月初八，梅根田当街摆下六桌
酒水，请来街坊邻居连吃两顿。除拜
堂成亲环节，其余冗长的程序一概取
消。梅根田晓得此次攀亲惹了众怒，
倘若再大肆张扬，恐真会激出事端
来。他还特地把镇公所治安警孙武
夫请来喝喜酒，想以官家的威势镇一
下那帮不甘的后生。

即便如此，当天还是出了状况。
下午五点刚过，一阵熟悉的礼乐声由
远而近，不一会竟有五位鼓乐手出现
在现场，齐刷刷地立在店门外起劲地
吹打着。众人细一听，竟然是丧礼乐
曲，便纷纷上前喝止。无奈乐声太
闹，五人仍鼓着腮帮子卖力地表演
着，直到根田急步来到门外才停住。

看到穿着喜庆的根田出来，那几
人也是一脸懵，道：别人出了钱叫来
这里接办丧事，还特地嘱咐必须一路
吹打过来。

根田一看便明白是怎么回事
了。他给每人递了一根烟，赔笑道：

“几位辛苦，那人传错话了。这里是
婚礼，我是新郎。这样，再付你们一
块银圆，给我演奏婚礼乐曲！”

领头的惶恐地接过大洋，转身朝
四人一挥手，乐曲再次响起，当然是
换成了欢快的婚礼曲。

曲终人散，已是二更以后。梅根田
有些吃力地上好排门板，经过一天的应
酬、折腾，还有那不请自来的乐曲惊吓，
预想中的兴奋和激动已全然没有。

梅根田掀开罩在新娘头上的红
布，借着跳动的烛光，细细端详着眼
前将要同床共枕的女人。这是两人第
一次照面，尽管听过无数次的描述，眼
前的林秋月还是把他惊着了，那带点
异地风情的美超出了他的想象，精巧
的脸蛋，匀称的身形，身上每一个细节
都布排得恰到好处，仿佛差一点、歪一
毫都会让这完美荡然无存。

林秋月的眼神始终向下顺着，她
不敢也不想与这位父亲指定的夫婿
对望，然纵有千百个不情愿，在这陌
地他乡她又能如何！

两人就这样默默地僵持了半个
多时辰，直到打更人的提醒声在街面
上响起：“天干物燥，火烛小心——
嘭、嘭……防盗防贼，门户关紧——
嘭、嘭……”

根田上前把被头打开，轻声说：
“你先睡吧，我想一个人再坐会。”

六、祸起萧墙

梅根田的新婚第一夜是趴在八
仙桌上度过的。当他醒来时，新娘子
林秋月已在厨房里摆弄早餐了。恍
惚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也是个有妻
室的人了。

别看林秋月细皮嫩肉的，倒也一
点也不娇气，过门没几天就要帮着根
田打理剃头生意。根田就教秋月替

客人洗头。根田发现，新婚妻子不仅
年轻貌美，手也很巧，半天工夫不到
便能放心让她上手了。

十月的最后一天上午，根田夫妇
像往常一样忙着为客人剃头剪发，镇
上有名的泼皮后生花嚓嚓一步跨进
屋来。

“根田师傅，剃个头。”花嚓嚓用
手捋了捋油亮的头发，露出似笑非笑
的表情来。

“哦，稍等。”根田瞟一眼来者，淡
淡地回了声。

“真是人逢喜事生意旺，你根田
是越来越忙了。”花嚓嚓在门口的长
阔凳上坐定，眼睛直向一旁正为客人
洗头的林秋月身上扫去。

“你可是难得来这里的，也想品
品我的手艺？”

“你这里不是多了个能洗头的美
人吗，想尝尝鲜。”

“莫开玩笑，人家光顾是看重的
我的手艺！”

“哟，还当真了，俗话说好主不惹
上门客，你根田长能耐了！”

根田不吱声了，这货明显来者不善。
替前面那位完成最后一道程序，

根田一抖围布，叫声：“花少爷，到你
了。”

花嚓嚓坐到椅子上。根田把围
布往他脖颈上一系，便要动轧剪。不
料花嚓嚓腾地站起，高声叫道：“系这
么紧，勒死我了！”

“不系紧头发要往领口里钻的。”
根田赔着笑脸。

“那不行，我打小有哮喘病，勒紧
了就喘不上气。”

“那咋办？这样，我拿条大点的
毛巾搭一下，好孬挡下碎发。”根田拿
出一条干毛巾搭在花嚓嚓的后颈上。

根田举起轧剪，顺着花嚓嚓的后颈

往上推。才三下，花嚓嚓又站了起来：
“这头发直往领口里灌，要扎死我呀！”

“你不让系紧，头发难免要刺到
皮肉。这不痛的，就有点痒，忍一下
就好了。”

“那不行，我剃头又不就你一家，
从没这般难受过，跟受刑似的！”

“现在刚开始，你可去别处。”根
田立在一旁，伸手要摘花嚓嚓后颈上
的毛巾。

花嚓嚓回身用手一挡：“怎么，根
田师傅，想让我豁着后脑勺出去？怎
么整我不管，必须给我剃完，还不能
扎着我。都说根田师傅手艺好，我看
是徒有虚名。”

根田忍住火气，把花嚓嚓重新按
到座椅上，把他脖颈上的碎发用毛巾
擦干净，清理后再搭上，每推二三下
就照此清理一番。好不容易为花嚓
嚓塑好了头型，根田舒一口气。

“可以做到的嘛。我说根田，你
这技术还能再进一步。”花嚓嚓站起，
一边笑嘻嘻地说着，一边向边上的脸
盆架走去。

林秋月已在那边等了，盆里的热
水也已调好。洗头时，花嚓嚓原本双
手把住大铜盆的边沿，可不一会就不
老实了，撤下一只来，向秋月的大腿
上摸去。秋月本能地快速躲开，用手
指敲了下花嚓嚓湿漉漉的脑袋，想警
告一下他。这花嚓嚓哪肯罢休，刚离
开的手又向上摸去，一把抓住秋月圆
润饱满的臀部。林秋月触电似的跳
开，手下意识地把花嚓嚓的脑袋重重
地摁进半盆温水里。

根田一看不好，赶紧上前把秋月
拉开。然一切已晚，只见花嚓嚓扬着
滴水的脑袋猛然跳起，把铜盆里剩下
的水一股脑儿泼向秋月，又操起空盆
朝梅根田的头狠狠砸了过去。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
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东晋·王献之《桃叶歌》
秦淮河的美，是她总能在人们眼

睛寻找的地方扭上几扭，那些婀娜的
身段，被金陵城一拥再拥，千年不烦。
就像岸边的小花草，总会在游人如织
之时，亮出自己的花瓣与体香。秦淮
河，在历史需要的节骨眼上，总会生出
一些故事，来装点游人的落寞。

桃叶渡，秦淮河上最精彩的一朵
小花之一。她散发的香，至今还那么
浓郁。

在桃叶渡的此岸，总会想起彼岸
的事情。此岸花开，彼岸生香。

那船，那人，早已退还给了历史，
可历史总是抓住他们不放，要他们一
再为今人复述。我们也总想听，没完
没了。

王献之早就知道这条河水的白
浪会吓坏他的爱妾，知道等在岸边，
要比说无数句我爱你更来得真切。
东晋的爱之语言，我们现在说不准，
之乎者也也好，多愁善感也罢，或是

嬉笑怒骂，总是与两情相悦相关。到
了渡口，这些湿了船家、湿了季节又
沾染爱情的水雾，又一次向公子袭来
了，但爱人还没到来，虽然春天已来，
花香已来，唯独你没来。

秦淮河被赋予的美丽远不止这
些的。爱妾没来之前，这个渡口，便
被赋予了无限遐思。石阶染绿，花香
染尘，长袍水秀，浓妆淡抹，而这时候
给你的一丝浅笑，足可以像一朵小小
的浪花那样，打湿你的脚印，让你相
思无寄处，欢乐无所从。

写下的文字，要等待墨干，与子
携手，要等船归。这样渡下去，总有
结果的，这样爱下去，总有结果的。
只要你去爱，敢去爱。

小桃的笑，是动人的，有着千年
魅力。渡口边的野草，开出明媚的
花，他们争相探看，让渡口的绿拥挤
不堪。谁会为谁让出一条路，谁就会
拥有一条自己的路。小桃，你拥有的
四月天，比春天还要珍贵。

就这样看着浪花，午后的时光已
涉水而去。两个身影，直到今天还是

那么认真地互相传递着温暖。像两
行隽永的诗行。岸边的绿柳，早先记
录的辞令已经泛黄，而隐藏在内心的
语言，却又在刺目的阳光里难以开
口，就托付一阵清风，让刚刚飞来的
黄鹂鸟代为传唱。

也许送走的只是传说，也许迎来
的只是一场春梦。在金陵的每一个
黄昏和夜晚，那些闪光的思想，总是夹
杂着人间的恩情和愁怨。王献之与小
桃的愁怨，难道能逃过历史的咒语。
当今天的回望变得如此之轻，今天的
叙述变得如此之淡时，我们早已在心
中为自己制造了一个相约的地点，这
些浪漫的情节，也许超越历史，越过
历史的水面，抵达了设想的彼岸。

我们曾经经常这样要求着爱情，
让他们符合我们一些，让他们把得到
的部分拿出来，套用在我们的名字上，
让我们用这些点滴去升华自己的情
感。但王献之与小桃总是不肯的，总
是坚守着他们的桃叶渡，让那些过往
的君子唏嘘不已，让那些带着鲜花的
女子，只得又带着鲜花离开。为什么

我们会如此狼狈，为什么我们会如此
虚弱与不堪一击？只因我们的渡口，
站满了凡夫俗子，沾满了世俗的烟尘，
却还要努力逼自己拿出一束世外的绚
烂，去遮掩与填补内心空虚的芳香。

看着这行将干涸的渡口，野草攀
上了石阶，多想伸出历史的手掌，搀
扶曾经从身边经过的爱情，可是春风
拂面，转瞬辞去，留下了淡淡愁怨伴
着淡淡花香。

眼前的桃叶渡，是破损的，那份
饱满的爱，如今破损了吗。

偶然的一片桃叶飘落，可是春的
伤情。如果能够对你说，是吗，每个
季节都有这份伤怀吗。

我经过的与你经过的，哪个更为
真实地观察到了眼前的风霜。一夜
春风，真能带我回到远古，去细细揣
摩公子那些婉转的笔锋，遒劲的抒
怀。小桃的羞涩，是否可以作为一枚
小小的印章，在我的文字末尾，轻轻
地按下她殷红的名姓。

秦淮河，你不老。桃叶渡，那些被
渡过河的爱情，今生与来世，都不老。

一
抵达篁岭已是傍晚。牌坊上方

“天开篁岭”四字颇具个性，不知出自
何人之手。天色微暗，难以辨识。有
些东西未必在高处，我就非得仰视。

近八个小时车程，双腿酸麻，下
车伸了伸，继续朝天街迈进。雨雾缭
绕，拾级而上。古木参天，溪流淙
淙。抬头发现，远处依旧在远处。

忽然想起韩愈笔下“天街小雨润
如酥”的天街非篁岭之天街。

二
篁岭地处婺源石耳山脉，山居村

落呈扇形梯状错落排布，民居串接。
接近篁岭，骨子里多了仙气。赣风徽
韵，生态人文，这绝妙之地宛若天上
人间，我多想把这山这水这云间雾气
搬回老家。

三
因为一场雨，没能目睹篁岭晒秋

场景，多了一份缺憾。篁岭晒秋是篁
岭特有的农俗，家家户户将收获的农作
物放到屋顶晾晒，黄的红的色彩和谐相
映，朝晒暮收，构成了一幅幅精美绝伦
的晒秋风情画。对面的梯田花海掩映
在一片蒙蒙烟雾中，错过了季节，我想
等下一个花海正盛，再来篁岭。

四
篁岭的小吃街小吃纷呈，我买了

一些小吃，在众屋（酒吧）要了两听啤
酒。我坐在朝西的窗下，舒缓的旋律
把天街隔得远远的。一个人关在屋子
里，面对一屋触碰灵魂的音乐，我倏然
涌起孤寂，莫名地疼痛、感伤与窒息起
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五

旧山松林老，独自绕阶行。雨
林、森林和古树群散发着盎然气息，
其中有的树龄已有八百多年历史，它
们历经风霜雨雪的洗礼和雷电天火
的袭击，依然傲立在篁岭陡峭的悬崖
之上。当我双手轻抚它久远的岁月，
冥冥中你会听到亘古的歌谣在篁岭
上空低回。漫步其间，徒然慨叹，谁
非过客，花是主人！

六
篁岭确实是个移步换景的地

方。一路上游客不停地拍照，总想把
篁岭美好的瞬间留在记忆里。我每
到一处也会拍些自然风光的照片，自
然之美，无雕琢之痕，大自然留给人
类的除了真实还是真实。说实话，我
很少自拍，也是因为自己老了。这些
年皱纹渐增，头发渐落，唯有脊梁不

弯。生活使我渐渐明白，到了我这个
年纪，可挽留的东西越来越少，不愿
挤进人群，甚或说人不是。

七
对于美好，有很多理解。篁岭是

美好的，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
嵘，宛如城廓，群峰之间的河谷地带，
枕山面水，日光充足。篁岭原住民现
已搬到山下，有些房子已存数百年，
需要进行修缮和保护性开发。我常
常想，有好多地方，我们来过、走过、
看过，也会惊异它的美轮美奂和非同
寻常，却不想长久地待下去，这单纯
是因为一种生活习惯使然吗？

山河远阔，繁华尘世，我们带着
爱上路，把花开花谢化成浅浅的诗
行，无论走到哪里，满目皆是风景，否
则即便行遍天下，心里也是空空的。

天开篁岭（散文）

□ 王海波

走过唤醒死亡的戈壁需要
勇气

这里没有影子
忽然来的风手上也不拿刀剑

荒丘站在这里的历史
这里就是一段残戈断戟
死亡是没有生命的生命
什么时候走来了刀光剑影

戈壁没有记忆
戈壁不会说话
风沙扬起的天空剩下的是

沉默

有时候沙子就像一只鸟
一只鸟被沙化的场景
给唐诗宋词
寻找戈壁上的日常生活

当它们陷入梦中的杨柳
沙子的生存是另一种力量
即使不在戈壁
死亡也会在场景里活着

那只鸟
找一片瓦覆盖冬天
覆盖纷纷扬扬的大雪
让一只鸟在这里
筑巢筑家筑梦

那只鸟
为一条水迁徙了万里之路
一片叶子是最后的家

那只鸟
填海。飞空。在路
没有忘记关雎

有一千里雪看一千里雪
有一万里雾入一万里雾
入口是诗经
出口是汉赋

徘徊只在徘徊里徘徊
忘记了过去的山
在一首诗的背后
突击了春天和秋天的草

那只鸟最后的家
是一片叶子

漏花窗
看见了什么
在江南。在看不清楚的江南

屋子疲惫了三千年的檐口
一滴雨。一滴水。一滴阴霾
住在这里的人
总想和江南结缘

已经不在隶书
已经不在行草
江南那个字
被一舟一网打尽

网上网下
是行船的人。行过江南

江南的漏花窗
住宿过清朝的风明朝的雨
一目望去
看不清楚的船
都是瓦片

虞美人
让名字写在书上的是一个

词牌
让乌江泪目的是一个传说
站在炫目的色彩里摇曳的
也许是一朵花也许是一个人

风尘不解不解了千年
站在江边还是没有读懂
那把刀有没有自刎

一朵花年年在开
看似亭亭玉立却又瘦瘦依人
弱不禁风的江水
在那一刻做了弱不禁风的泪

豪气只在那把刀上
一刀割断了江东
割断了楚河汉界
剩下一朵摇曳的色彩
让你悲伤千年。在一个词

牌

雨程
一把失去骨子的伞
打开雨的行程
黄昏纠缠的叶子
飘落天空

从空中到地上从地上到空中
一场又一场的雨
不断清洗着大千世界
透明的灵魂可以望见一生

没有一丝空隙给雨留恋
总是有一扇窗户为客人点灯

雨给你一条听水的路
古琴和高山流水。丝竹和

雨打芭蕉
听见南朝三百六十寺外
雨在屋檐上敲响的木鱼

来路在上去路在下
中间发生的江河湖海
谁也没有看见

墙上的路
坎坷和坎坷中的雨水
在一个季节之后开始发芽
种子在此分蘖在此抽穗在此
坑坑山凹凹让许多山峰
不会露首

峭壁为过客砌了一堵墙
青苔藤蔓落叶瀑布
却是常驻的灵魂

向上的痕迹和向下的痕迹
不在候鸟的路标
走过的风雨总是想贴近过

去的声音

山站在这里水站在这里
山水站立的地方
我把影子贴在山水的墙上
只是为了让另一个影子通过
山水
墙上的路

经过
我经过了山呼海啸
经过了柳暗花明
经过了我的童年我的壮年
经过了一句成语的岁月

我在一间屋子里问天
我是不是天下的一座山一

河水
是不是山水之外的一条鱼
正在经过的天荒地老
孕育了一棵草

我听见的风没有方向
我听见的雨没有路标
上下是山呼海啸
左右是柳暗花明

我在一个村子里租了一间
屋子

我在一间屋子里问天
那柄锄头那件蓑衣
总是在不会记忆的时候出现

经过一个人
经过一颗等待发芽的种子
阳光为黄昏画下的句号
正在经过

草原
在一顶帐篷里看见草原
看见一棵草的帐篷和他张

开的地方
草原

草原就是草原
今天不是你。明天不是你
你是不是荒漠上的帐篷
告诉我草原的名字

草原不是一棵草
草原不是东来西去的驼队
绿色走了百里
剩下的是黄昏的路

没有读懂一棵草的余韵
走不出草原

你什么时候
有一个黎明或者黄昏
不在草原


